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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岳文库前言

摇摇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
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

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

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

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

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

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

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

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

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

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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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承关系。

—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

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

心。

—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

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

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

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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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说明

摇摇（员）笔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的笔画多少，来决
定词条排列的顺序。为了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

脉络，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，后来改成现在的排列顺

序，但保留了词条的首字索引目录于后，方便读者查检。

（圆）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流传范围。在这本词典
里，词目前加有△记号的，表示这个词的流传范围不限于
马桥。相反，在词目后面加有▲记号的，表示该词流传范
围限于马桥，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。

（猿）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，笔者在释文中尽
量少用方言。但这并不妨碍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在阅读

过程中，运用本书已经提供的方言知识，在自己心目中对

释文中某些相应的词进行方言转换，那样的话，可以更接

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。

员怨怨缘年员员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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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马桥词典》条目首字笔画索引

一画

一九四八年（续）

（员源愿）⋯⋯⋯⋯⋯⋯

二画

九袋 （员员源）⋯⋯⋯⋯⋯

三画

三毛 （圆源员）⋯⋯⋯⋯⋯

三月三 （员园）⋯⋯⋯⋯⋯

三秒 （猿源远）⋯⋯⋯⋯⋯

亏元 （源圆员）⋯⋯⋯⋯⋯

马同意 （圆愿源）⋯⋯⋯⋯

马桥弓 （员员）⋯⋯⋯⋯⋯

马疤子（以及一九

四八年） （员圆远）⋯⋯⋯

马疤子（续） （员猿怨）⋯⋯

小哥（以及其他）

（猿缘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乡气 （圆缘）⋯⋯⋯⋯⋯⋯

下（以及穿山镜）

（员园愿）⋯⋯⋯⋯⋯⋯

四画

天安门 （源园圆）⋯⋯⋯⋯

不和气 （圆缘员）⋯⋯⋯⋯

不和气（续） （圆缘怨）⋯⋯

开眼 （源猿员）⋯⋯⋯⋯⋯

月口 （员员猿）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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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地（以及母田）

（员员员）⋯⋯⋯⋯⋯⋯

公家 （员缘缘）⋯⋯⋯⋯⋯

双狮滚绣球 （圆猿源）⋯⋯

火焰 （圆怨圆）⋯⋯⋯⋯⋯

五画

龙 （苑源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龙（续） （苑怨）⋯⋯⋯⋯⋯

打车子 （圆苑缘）⋯⋯⋯⋯

打玄讲 （猿员园）⋯⋯⋯⋯

打起发 （员猿苑）⋯⋯⋯⋯

打醮 （员猿源）⋯⋯⋯⋯⋯

民主仓（囚犯的用法）

摇 （猿怨苑）⋯⋯⋯⋯⋯⋯

白话 （源源怨）⋯⋯⋯⋯⋯

台湾 （员缘怨）⋯⋯⋯⋯⋯

汉奸 （员远苑）⋯⋯⋯⋯⋯

归元（归完） （源源苑）⋯⋯

发歌 （缘远）⋯⋯⋯⋯⋯⋯

六画

老表 （员缘）⋯⋯⋯⋯⋯⋯

夷边 （圆园圆）⋯⋯⋯⋯⋯

压字 （猿愿源）⋯⋯⋯⋯⋯

同锅 （猿圆）⋯⋯⋯⋯⋯⋯

红花爹爹 （圆怨远）⋯⋯⋯

红娘子 （员愿员）⋯⋯⋯⋯

朱牙土 （猿苑园）⋯⋯⋯⋯

企尸 （源猿源）⋯⋯⋯⋯⋯

江 （员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军头蚊 （员缘源）⋯⋯⋯⋯

问书 （猿猿圆）⋯⋯⋯⋯⋯

七画

走鬼亲 （圆愿苑）⋯⋯⋯⋯

呀哇嘴巴 （圆愿圆）⋯⋯⋯

你老人家（以及其他）

摇 （猿园圆）⋯⋯⋯⋯⋯⋯

八画

现 （猿员怨）⋯⋯⋯⋯⋯⋯

枫鬼 （愿园）⋯⋯⋯⋯⋯⋯

肯 （愿愿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罗江 （圆）⋯⋯⋯⋯⋯⋯

官路 （源缘缘）⋯⋯⋯⋯⋯



马
桥
词
典
摇
目

录

猿摇摇摇摇

话份 （圆园源）⋯⋯⋯⋯⋯

怜相 （猿远愿）⋯⋯⋯⋯⋯

怪器 （源园愿）⋯⋯⋯⋯⋯

放转生 （源员远）⋯⋯⋯⋯

放藤 （猿缘猿）⋯⋯⋯⋯⋯

放锅 （猿源）⋯⋯⋯⋯⋯⋯

宝气 （圆圆苑）⋯⋯⋯⋯⋯

宝气（续） （圆猿员）⋯⋯⋯

泡皮（以及其他）

（猿怨源）⋯⋯⋯⋯⋯⋯

九画

科学 （源苑）⋯⋯⋯⋯⋯⋯

茹饭（春天的用法）

（猿园远）⋯⋯⋯⋯⋯⋯

栀子花，茉莉花

（源员愿）
⋯⋯⋯⋯

⋯⋯⋯⋯⋯⋯

挂栏 （圆源愿）⋯⋯⋯⋯⋯

背钉 （圆苑园）⋯⋯⋯⋯⋯

贵生 （怨园）⋯⋯⋯⋯⋯⋯

贱 （怨远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荆界瓜 （员源缘）⋯⋯⋯⋯

结草箍 （猿圆远）⋯⋯⋯⋯

狠 （源园远）⋯⋯⋯⋯⋯⋯

神 （圆缘猿）⋯⋯⋯⋯⋯⋯

神仙府（以及烂杆子）

摇 （猿愿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觉 （缘缘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洪老板 （圆猿愿）⋯⋯⋯⋯

觉觉佬 （远猿）⋯⋯⋯⋯⋯

津巴佬 （猿缘远）⋯⋯⋯⋯

十画

莴玮 （猿源苑）⋯⋯⋯⋯⋯

根 （圆苑猿）⋯⋯⋯⋯⋯⋯

格 （圆员缘）⋯⋯⋯⋯⋯⋯

破脑（以及其他）

（猿远苑）⋯⋯⋯⋯⋯⋯

哩咯啷 （苑圆）⋯⋯⋯⋯⋯

晕街 （员怨圆）⋯⋯⋯⋯⋯

豺猛子 （圆圆远）⋯⋯⋯⋯

流逝 （员圆缘）⋯⋯⋯⋯⋯

浆 （员远远）⋯⋯⋯⋯⋯⋯

冤头 （员苑缘）⋯⋯⋯⋯⋯

罢园 （猿苑源）⋯⋯⋯⋯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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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画

梦婆 （怨愿）⋯⋯⋯⋯⋯⋯

黄皮 （员怨园）⋯⋯⋯⋯⋯

黄茅瘴 （猿愿猿）⋯⋯⋯⋯

甜 （员怨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清明雨 （圆源怨）⋯⋯⋯⋯

十二画

散发 （员圆猿）⋯⋯⋯⋯⋯

黑相公 （猿猿猿）⋯⋯⋯⋯

黑相公（续） （猿猿源）⋯⋯

隔锅兄弟 （源源圆）⋯⋯⋯

蛮子（以及罗家蛮）

（远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
渠 （员愿猿）⋯⋯⋯⋯⋯⋯

道学 （员愿怨）⋯⋯⋯⋯⋯

十三画

碘酊 （圆猿）⋯⋯⋯⋯⋯⋯

嗯 （源猿缘）⋯⋯⋯⋯⋯⋯

煞 （圆圆园）⋯⋯⋯⋯⋯⋯

十四画以上

模范（晴天的用法）

（猿园怨）⋯⋯⋯⋯⋯⋯

满天红 （圆员圆）⋯⋯⋯⋯

撞红 （远员）⋯⋯⋯⋯⋯⋯

颜茶 （圆园员）⋯⋯⋯⋯⋯

嬲 （员园缘）⋯⋯⋯⋯⋯⋯

飘魂 （猿苑缘）⋯⋯⋯⋯⋯

嘴煞（以及翻脚板的）

摇 （猿圆员）⋯⋯⋯⋯⋯⋯

磨咒 （猿源源）⋯⋯⋯⋯⋯

懈 （猿愿圆）⋯⋯⋯⋯⋯⋯

懒（男人的用法）

（猿愿苑）⋯⋯⋯⋯⋯⋯

醒 （缘员）⋯⋯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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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江

摇摇马桥人的“江”，发音 ｇɑｎｇ，泛指一切水道，包
括小沟小溪，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。如同北方人的

“海”，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，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

可思议。重视大小，似乎是后来人的事。

英语中的 则蚤增藻则（江）与 泽贼则藻葬皂（溪），就是以大小
来分的。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，枣造藻怎增藻指入海的河
流，则蚤增蚤藻则藻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，与
大小无涉。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，不是一一对应的。

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，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

够，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。“江”发平声时指大河，

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，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，

才不会搞错。我刚到马桥时，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，按

照当地人的指点，兴冲冲寻江而去。走到那里，才发现

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。里面有一些幽

暗的水草，有倏忽而逝的水蛇，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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泳。

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。沿着入声走了一阵，一下

走进了水的喧哗，一下走进水的宁静，一下又重入喧

哗，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，不断地失而复得。碰到

一个放牛的老人，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，以前的水很

腻，烧得，可以拿来点油灯。

△罗江

马桥的水流入罗江，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

程。过渡有小划子，若船工不在，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

过去就是。若船工在，五分钱一个人，船工把划子靠到

对岸了，稳稳地插住船头篙，站在岸上一一收钱。点一

张票子，就蘸一下口水。

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，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

帽，稳稳地戴在头上。

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。其实，夏天的江面要宽

得多，水要急得多。若遇到洪水时节，漫漫黄汤遮天盖

地而下，昏黄了一切倒影，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

物，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，沤积出酸臭。但

越是这个时候，岸边的人倒越多，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马
桥
词
典
⌒
上

⌒

摇

猿摇摇摇摇

游漂下来的死鸡、死猪、破桌子或者旧木盆，还有散了

排的竹木，打捞出来捡回家去，这叫发大水财。

当然，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，泡成了

巨大的白色肉球，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，向你投射直愣

愣的呆目，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。

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，戳着

白色的肉球，觉得好玩。

江边的人也打鱼，下吊网，或者下线钩。有一次我

还没有走到江边，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，尖叫

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再仔细看，

她们的来处，男人无论老少，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

在放牛，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，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

河里跳踉而去，大吼大叫。我这才想起，刚才闷闷地响

了一声，是炮声。这就是说，河里放炮了，炸鱼了，他

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。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，

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。

在马桥的六年里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，只是偶

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。说起过渡，五分钱常常

成了大事。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，男的一旦聚成了团，

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，过渡总是想赖

账。有一个叫黑相公的，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，上岸

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作派，一个劲丢眼色，

要我们都往前走，钱由他一个人来付。他摸左边的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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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，掏右边的口袋，装模作样拖延够了，看见我们都走

远，这才露出狰狞面孔，说他没有钱，就是有钱也不

给，老鳖，你要如何搞？然后拔腿就跑。他以为他是篮

球运动员，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。不料

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，扛上一条长桨，虽然跑

得慢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决不停下步来，追了一里，

追了两里，追了三里，追了四里⋯⋯直到我们一个个都

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，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

们。谁都相信，只要没有杀了他，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

多钱，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，断不会回头的。他一点

也没有我们聪明，根本不打算算账，不会觉得他丢下

船，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，有什么可惜。

我们无路可走，只有乖乖地凑了钱，由黑相公送上

前去以绝后患。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

钱，嘴里大张大合，大概是骂人，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

送过来。

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。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

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。枪是在

城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搞到手的，打完了子弹，还舍

不得丢，偷偷带到乡下。后来风声一紧，怕招来窝藏武

器的罪名，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，而且相

约永远守口如瓶。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，我至今仍不清

楚。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，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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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，根本不可能结案，

相反，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，有不可告人的目

的。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，好容易熬到了冬天，

罗江的水退了，浮露出大片的沙滩。我们操着耙头，到

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，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。我们在

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，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，差不

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，就是没有

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。

一支沉沉的枪，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。沉在水底，

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。奇怪的是，它到哪里去了

呢？

我只能怀疑，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，为了一个我

们不知道的理由，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，也才第

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。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，反射

出刺眼的白光，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，并且久久

凝固下来。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，使几只白色的水鸟

不安地上下惊飞，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

别，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，几道白线划过

暗绿色的狭窄水面。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

不由自主地流泪。

没有什么人过渡。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，

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，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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阵，就回去了。

我猛回头，岸上还是空的。

△蛮子（以及罗家蛮）

壮年男人别名“汉子”，是较为普遍的情况。马桥

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“蛮子”、“蛮人”、“蛮人三家”。

其中“三家”的来历不可考。古代有“楚虽三户亡秦

必楚”一语，其中“三户”似乎并非特指男人。

明明是一个人，却带着“三家”的标记，承担着

“三家”的使命，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，也不得而

知。我曾经有一个想象：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

人，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，祖父母的

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⋯⋯照此几何级数往上

推算，只须几十代，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

的范围之内，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。“四海之内皆兄

弟”的美好愿望，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，

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。从理论上说，每一个人都是

全人类的后裔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

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。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？还

仅仅是一个人吗？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，“个人”的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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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是不完整的，每个人也是“群人”。我希望马桥的

“蛮人三家”中的“三”只是传统中“多”的同义词。

这样，“蛮人三家”就差不多是“群人”的别名，强调

着个人的群类背景，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。

“蛮”字流行于南方，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。

有关的资料记载，春秋时代（公元前七!!年）有罗
国，即罗家蛮。《左传》说：“鲁桓公十二年，楚师分

涉于彭，罗人欲伐之。”算是最早的痕迹。罗人曾定居

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，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，后称罗

川城，见于《水经注》卷二八。罗家蛮又叫罗子国，

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，抗拒北方强敌，一见楚兵南渡，

是不能不抵抗的，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。但楚罗大小

悬殊，后者终非敌手。我们在《左传》中看到，罗人

后来两次逃亡，第一次逃到枝江县，就是历史上“巴

人”的发祥地；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

代，再次逃到湘北，即现在的岳阳、平江、湘阴县一

带。

江以人名，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。

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涉。从史料上看，

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“罗城”，但今天已经了无痕

迹。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，就是当年的罗城。乐与

罗大体谐音，可算一个线索。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

镇，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。它有贯穿全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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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麻石街，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，通向热

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，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

来的紧闭门窗。当地人说，码头下有铁柱，水退时才可

以看见，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。我当时没有考古的

兴致，从没有去看过。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，喝下一

碗甜酒之后，倒在街边和衣而睡，准备继续赶路。好几

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，一睁眼，只有头上摇晃

欲落的疏星。

如果长乐不是罗城，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、珞

山、抱落、铜锣峒，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“罗”，也都

与我有过一面之交。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

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，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

的躲避和戒备。

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。“下里巴人”在这里是

很通用的成语，意指他们的古歌。罗江的终端便是

“巴陵”，即现在的岳阳。《宋史》卷四九三，说到哲宗

元"三年（公元一!八八年），“罗家蛮”曾一度“寇
钞”，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，才告平

静，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———而土家族被认定

为巴人的后裔，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。另一个可以注意

的证据是，土家传说里，经常出现有关“罗家兄妹”

的故事，显示出“罗”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。

奇怪的是，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“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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